
酃五鹦”时期的瞿飘白囝志

瞿秋白同志,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,于∷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

勇就义于福建长汀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, “四人帮
”

蛮横地篡改历史,恣意向瞿秋白同

志泼污。然而,历 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。关于瞿秋白同志在党的历史上的功过 9

党中央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所作的 《关于若千历吏问题的决议》中,早已作了符合

实际的评价。本文仅就瞿秋白早期的思想,做一些浅陋的分析9借以批驳强加于他身上

的诬蔑不实之词9也以此纪念瞿秋白同志牺牲四十四周年。

一八力J九年一月二十九日,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破产的 “士的阶级”的家庭

里。在家境的贫寒、世人的冷眼中9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,形成了孤僻和多

愁善感的性格特征。l司 时,他在自己的家乡一一亭实上也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——深切

地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。一九一五年,当瞿秋白刚度过十六岁的生日,他的母示为

穷困所迫自尽了。曾唯一给他以温暧和关怀的母亲的离开人世9给瞿秋白一个沉重的打

击。正是由于早已干疮百孔的大家庭的彻底破落,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年9瞿 秋白转道湖

北到了北京,开始了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远行。
“
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,共三年9是我最枯寂的生涯。

”
①这是瞿秋白一九二○年

赴苏途中对这段生滔的叵l忆感慨。大意如此的话9他后来也曾说过多次。这段时期,瞿

秋白正在免费的俄文专修馆文科学习。由于这是 “
为自立生计的预各”9也由于 “因研

究国故感受兴趣,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;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 ,

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”
②”他每天工作达十一小时以上,除勤奋学习俄

文外9还研究包括 “老″ “庄”哲学、宋儒语录、 《大乘起信论》在内的大量经籍。他

生活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,可是9如他自己所说9一道
“
厌世”的高墙却将他拦

在几乎与世隔绝
′
的书斋里。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

“五四
”
前夜的一九一八年。这不禁使我们

想起瞿秋白少年 :1· 代的一件亭来:在他十四岁那年的 “双十节”
,到处张灯结彩 ,以为国

庆9他却愤然糊了一只白纸灯笼9上书 “国丧”二字9以发泄对辛亥革命后依然如故的

黑暗社会的不满。这同此时埋头书斋的瞿秋白相比,表面看来,岂非判若两人∷人们不

禁要问:少年瞿秋白的勃勃锐气到哪里去了?难道他果真变成吕纬甫③似的失去抗争之

心的人了吗?

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在瞿秋白当时极而言之的
“厌世”两个字后面,有着复杂的内

容。只要我们不撇开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,就不难发现一些同
“
厌世”二字格格不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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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。          i
瞿秋白早在离开故乡之前,就深切地感到了 “

政治恶象的激刺,流动的文学思潮的

堕落”
④。到了北京后, “新官僚

‘
民国

9的生活”又使他 “受
一

重大的痛苦激刺”
⑥ ,

因而对辛亥革命完全绝望。辛亥革命的道路,显然不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 。他 过 去 在
“双十节”糊白灯笼固然是一种反叛的举动9但除了发泄胸申闷气,却于事无补-∴ 历史

条件的限制以及破产的
“
士的家庭

”
留在瞿秋白身上的烙印,又使他在当时不可能找出一

条新的道路。现实是如此地使入深恶痛绝,那只好 “躲进小楼成∵统″了,而这就不可

避免地感到寂寞和孤独。于是 ,他在痛苦中深思,在
“
世外”默默地观察着 “世上彳j∵ 而

他之所以攻读经书和古代哲学不辍,也正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,积
聚

“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
”
⑥J所以,他的 “厌世”,并非与世无争,而是为争斗作准

各,尽管这种准各是那样的元力和不切实际。

不久,在这种清贫而又 “
枯寂”的生涯中,瞿秋白渐渐发现了一种

“
寄生

”
的色彩。

当时,他同两个弟弟住在当小职员的堂哥家里,这使他常常为此不安。 “
社会问题的疑

问——‘
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

’″
⊙ ,开始触动着这个由于社会和家庭原因而早熟的青年。

与此同时,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的
“五四

”
前夜”新文化运动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:在

思想上,它开始摆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多在规模上,它更加宏大。这一股 “非常汹

涌?的浪潮冲击着中国的社会生活,也冲击着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代青年。他开始从书

斋里向外迈步了 !

首先9他从 “一九一八年开始,看了许多新杂志9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,新的

人生观正在形成。
”

⑧当时”李大钊。毛泽东、周恩来1恽代英、陈独秀等正在各地传播马克

思主义理论和鲜明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。据统计,∵九一八一一
工九一九两年间,仅在

《新青年》上刊载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苏俄的文章,就有一百三十多篇。毫无

疑问,这些文章对瞿秋白的
“新的人生观?的形成起了重大的启蒙和推动的作用。

那么,瞿秋白
“正在形成″的 “新的人生观”到底是什么呢? 《多余的话》里,他

曾写道g当时 “
根据我的性格9所形成的⋯⋯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。

”
⑨这段话 ,

在文化大革命中,曾 经被一些批判文章断章取义地引用 ,以作为攻击早期瞿秋白的证据。

我们则认为,瞿秋白的这段话是不确的。考虑到他写作 《多余的话》时对自已早年投身

政治的追悔 (写下 《多余的话》一月后,瞿秋白从容就义,说 明他已战胜了一度产生过

的动摇情绪),考虑到五四运动刚一爆发,瞿秋白立即以 “
不可思议的

“
热烈

’殄
⑩

“
卷

入旋涡”,我们有理由认为,所谓
“
厌世主义”正是瞿秋白在

“
五四”

前夜所摒弃的东西。

他曾经有过一段消沉的时期9但是”他从未向旧势力妥协。正囚为如此,那 “
许多新杂

志”所宣传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,才能为他所接受,才能推动他思想上

的 “
相当的进展”。如果认为这种 “进展”的目标是 “厌世主义”,那就等于是说这些

使许多彷徨中的青年振奋的新思想反而使瞿秋白更加颓唐,也等于否认了瞿秋白在五四

运动中勇猛冲杀的事实。我们认为,瞿秋白所说的
“
新的人生观

”
是革命民主主X者的世

界观,也是“五四
”
前夜瞿秋白的基本思想倾向,而它最初的思想基础,是 由于对辛亥革

命的失望所产生的对现实的憎恶。尽管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,这个世界观的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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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了一个彷徨的过程,但不愿作 “旧时之孝子顺孙”的瞿秋白,毕竟在一步一步地摸

索着前进 。

五四运动如一声春雷,震撼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。瞿秋白 “孤寂的生活打破

了”
。他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。他参加了五月四日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。其后 ,

他被推选为俄专代表去请愿 9并 因此遭到军阀政府逮捕。此外 ,他还同瞿菊农、郑振铎、

耿济之等同志创办了 《新社会》旬刊。这个刊物影响颇大,曾远销四川和东北等地。刊

物上,几乎每一期都登载有瞿秋白的文章。这些 “尖利异常的正面攻击,或明讽暗刺的

文章是 《新社会》里最有份量的。”
①据郑振铎后来回忆,这些文章

“开头还谈些青年

修养,介绍些科学常识;到了后来,却完全鼓吹起社会改造、家庭革命,向 当时统治者

直接进攻了。”
◎而

“
当时统治者”显然是不能容忍这种 “

犯上作乱”的刊物的,所以

不久即被取缔。

瞿秋白的翻译活动9亦开始于此时。他最早的译作是翻译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 《闲

谈》 (载 1919年 《新中国》杂志一卷五期)。到赴俄前夕9共译托氏和果戈理等人作品八

篇。从瞿秋白的选择来看,是偏重于暴露社会黑暗的作品,这使他的翻译活动从-开始

就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一目的。还须指出的是,瞿秋白是最早直接从原文翻译俄罗

斯古典文学作品的少数几个人之一。他的经过选择的、准确、生动的译作,既寄托了早

期瞿秋白的所憎所爱,也对 “五四”时期的读者认清封建社会的罪恶产生了一定影响 ,

且为丰富 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 “实绩”写下了值得注意的一笔。

五四运动给予瞿秋白的教育是深刻的,多方面的。正是五四运动,也只有五四运动 ,

才使他清楚地看见9二十世纪初叶的整个中国社会 (而并不是他过去所看到的社会生活

的某几个方面),腐败得仿佛
“中了无名毒症”

⑩,才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 “
帝国主义

压迫的切骨的痛苦”
⑩。也正是由于对社会腐败的憎恨和身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,开

始触醒他的 “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”,使他深深地思索为什么 “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

倾向于社会主义”
⑩。不久,李大钊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瞿秋白 “

也因为读了俄文

的倍倍尔的 《妇女与社会》的某几段,对于社会——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

奇心和研究的兴趣”所以也加人了”
⑩,并 .目 成为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。后来,他在回

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: “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。使我更明白
‘
社会

’
的意义。

社会主义的讨论,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。”
⑩在这里,瞿秋白没有讲明 “

社会的教

训”是什么,但不言而喻,他指的是为爱国而请愿却遭逮捕以及鼓吹社会改造的刊物被

查禁。这个教训和引起他 “无限兴味”的讨论使瞿秋白认识到 “
当时 (即五四运动——

引者)爱国运动的意义,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它”
⑧,因为, “从孔教问题,妇女

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,社会改造问题多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 ,

都在这一时期兴起,索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。”
⑩在此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,

瞿秋白已经比较自觉地瞩目于整个社会问题了。换言之,社会革命不应该是一句抽象的

空话,它有着具体的包括上面所引的那些在内的内容9而各项内容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

的。所以,五四运动所喊出的口号,就不能
“
望文生义地去解释它”

。
〃打倒孔家店”

9

是为了摧毁几干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,而 “外争国权,内惩国贼
”也决非仅仅满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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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和痛打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。瞿秋白感觉到,五四运动给中

国开创了一个
“新时代”,这使曾经在黑暗中痛苦摸索的他,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 ,

这就是 “
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

”
⑩。

“
光明的路

”
到底在哪里?这也正是当时许多有志青年共同探索的课题。在这个探

索的过程中,许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近邻一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苏俄。

瞿秋白也是其中之一。在瞿秋白看来, “
资产阶级

‘
自由平等

9的
革命 (即 辛亥革命——

引者)9只赚得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”
⑧,而发生在

“
饿乡” (即 俄国)的十

月革命却使
“一线的光明⋯⋯照遍了大千世界

”
②!所 以,能够到那 “灿烂庄严,光明

鲜丽”的 “
新国家

”
去,对瞿秋白来讲, “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”

。如他白己所说 ,

这是他
“彻悟”的开端。不久,由 于职务的原因,他得到了一个去苏俄参观访问的机会。

当然,我们还不能说,赴俄前的瞿秋白已经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信仰。应该看到,

此时,他的思想状况仍然是复杂的,矛盾的。他既开始接触并倾向于社会主义,又错误

地认为,五四运动证明了克鲁泡特金的所谓
“一次暴动胜于千百万册书报”之说的正确。

此外 ,他的苏俄之行 ,在某种程度上,也是由于 “改变环境,发展个性”的 “
内的要求

”

无法满足而
“
决然想探一探险”的驱使。这并不奇怪,因为此时的瞿秋白还是一个革命

民主主义者,悲观失望的感伤情绪还常常在他身上体现出来。

在这里,我们还须指出,正如将赴俄前的瞿秋白说成是社会主义者一样,那种为证

明他是 “老机会主义者”而说他早期 “
信奉⋯⋯无政府主义”

⑧也是不客观的。开始接

触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者之间,团然不能同日而语'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个

别观点与
“
信奉无政府主义

”,也不能简单地打上等号。
“五四

”
前后的中国9各种各样的

思潮都有它一定的市场,影响着一代青年。不错,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一些学说也在

瞿秋白的头脑中打下了烙印,但难能可贵的是,正是在对于这些纷繁的学说的探索中 9

瞿秋白越来越向马克思圭义学说的核心——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——靠拢。他

认识到9为要达到 “无阶级、无政府、无国家”的 “
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”

(当 然,对共产主义最终理想作这样理解,是片面的)9 “
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

尖锐的阶级斗争,⋯ ⋯为着要消灭
‘
国家

’,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”
②。瞿秋

白赴俄前夕的这种见解,无论怎样,都是和 “
信奉无政府主义”

连不上的。

一九二○年十月十六日9瞿秋白与 《晨报》同人李宗武、喻颂华开始了苏俄之行 9

次年-月 二十五日夜”抵达莫斯科。一九二二年二月,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

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,他先后出席了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。

在苏俄期间,瞿秋白除了撰写 《赤都心史》和另外一些旅俄通讯外9主要活动是帮助在

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——担任东方大学的翻译和助教。

在莫斯科的近两年时间9对于瞿秋自是十分重要的。在这期间,他由一个开始接触

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9逐渐向共产主义者转变。然而9有人却认为:在瞿秋

白的一生中,从未存在过这种转变,以至于连他的入党也成为 “怀着
“
英雄大圣人’

资产

阶级野心家的目的”了⑧。这种轻率而又粗暴的结论9是历史研究中应该坚决反对的。

原因很简单: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,而不是根据白己需要随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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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往研究对象头上扣帽子。对于上述宣判9长眠地下四十四年的瞿秋白当然不可能醒转

来加以辩解9但记叙他苏俄之行的 《赤都心史》却还可以帮助我们理出一条他入党前后

的思想线索——虽然,不那么完整9但也能够说明问题了。 ~        ∶

现在9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一些记录吧 :

当
“神秘的俄罗斯

”
展现在瞿秋白面前的时候”他写道宫“

灯塔已见9海道虽不平静 -

拨准船舵9前进 !前进 !” ④不过”此时他拨准的
“
月轴它

”9却还对准着
“理智的研究

”∷
,

而这种
“理智的研究

”,又首先着眼在 “新旧俄罗斯的民族文化”上。在这里9新、旧的

含义9是不言自明的。瞿秋白没有对我们说他是如何研究并研究了些什么。但不久后 9

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: “
那将来主义,⋯ ⋯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佘”无产阶级文化的晨

之初;他是春阑的残花 9是 冬尽的新芽另⋯⋯夜阑时神昏意怠的醉荡之舞 9看来已是奄然

就息;那 黎明后清明爽健的劳作之歌贷还依稀微忽∴。⋯悄悄地里偶然遥听着万重山谷外
‘
新曲

’
之先声9又令人奋然振发”说:黎明来临⋯°°P” ②。从瞿秋白称马雅可夫斯基为

“将来派”诗人”我们可以看Hi9 “将来主义”是瞿秋白给十月革命后崭新的苏维埃文

化下的定义。这个定义显然是偏颇的劈所谓
“夜之余”“

晨之初
”一说,也有混淆两种文

化不同性质之嫌9但他正确地指出了 “旧”文化的衰落和 “新”文化的兴起同样是不可

避免的必然趋势。因为”前者的衰落是由于 “
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动摇拶

⑩”后者的兴起

则是因为 “无产阶级经济力量取得
”

⑧。瞿秋白已经蒙胧地认识到:经济基础与包括文

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这比他几年前看到中国
“文学思潮的

堕落”却苦于找不到原因9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。                ∷

瞿秋白十分关心列宁提出的苏维埃新经济政策。工九二一年五月下旬9他在一封信

中写道g “
列宁最近指出四种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资本主义: 《一)、 租借地, (二 )、

协作社, (三 )、 商人, (四 )、 企业家 (和家庭小工厂)。 现第四次全俄职工联合大

会及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正在讨论之中”此种过渡办法甚有味”
⑩ (着重点 为 引者 所

加)。 为什么瞿秋白会产生有味之感呢?因为”他赴俄以前及赴俄初期所听到所见到的
“没有吃、没有穿夕⋯⋯饥、寒”的 “

饿乡””后来由于 “国内战争停息”新经济政策

实行9生活也就宽裕了”
@。 同年四月十一日夕他在 《赤都心史》中,以题为 巛俄国式的

社会主义》的一整节9专 门谈到了苏俄的经济状况。他引用苏饿通商人民委员会一名高

级负责入的话说: “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9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

共产主义⋯⋯当然9而且必须⋯⋯发展工业,培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
”。

瞿秋白对苏俄的观察是细致的”而且是多方面的。从与苏俄党政领导人的会晤到访

问幼儿园9从参观托尔斯泰的故居到参加红场上的五一庆典。这工切9都给他以新鲜的

感觉和深刻的印象。然而最给他 “一深切的感想″的却是第一次见到列宁。这是在共产

国际第三次大会上9 “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,德法语非常流利,谈吐沉着果断 9∷ 演出时

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,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。⋯⋯台前拥挤

不堪9椅上、桌上都站堆着人山。电气照象灯开时”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 共 产 国 际
‘
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

’
、

‘
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囝’

等标语题词上9又衬着

红绫奇画—— 另成一新奇的感想2特异的象征。⋯⋯列宁的演说,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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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鼓掌声所吞没
”

@。 从这一段热情洋溢的记载中,我们已经看不出来瞿秋白是站在他

赴俄前所设想的 “理智的”旁观者的角度上了。他于当年八月二十九日的一段文字,更
有助于证明我们的判断g “东俄旱灾非常之甚。⋯⋯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。
¨⋯欧:洲 的资本家还想借此鼓动阴谋

”1毫无疑问,对于 “东俄早灾”的同情以及对于
“
欧洲的资本家″的愤慨,显然已经不仅只是站在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的呼吁了。

众所周知,当 时国际资产阶级9对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”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;而
瞿秋白却以有说服力的事实”给种种流言以迎头痛击。如果说约翰 ·里德的 《震撼世界

的十天》,仅仅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,向西方世界客观地报道了十月革命的实况9那 么,

瞿秋白的 《赤都心史》则充满激情地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幅苏俄人民在列 宁 领 导 下 ,

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图画。他无所畏惧地将自己鲜明的爱憎和政治倾向写

进了 《赤都心史》。这表明9通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,通过对人类历史上第一

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察,瞿秋白的人生观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。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

日9他在访问一个普通的华侨工入后写道: “他们——非智力的劳动者,——即使有困

难苦痛,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
‘
烦闷

’
呵”

⑩。行文至此9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在谈

到自己由进化论向阶级论转变的一段话来: “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 9怎样地在
‘碰壁

’
,

怎样地做蜗牛9好象全世界的吉恼 ,萃于一身 ,在替大众受罪似的:也正是中产的智识分

子的坏脾气
”

④。当然”比喻往往是不那么确切的9鲁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

战士转变的道路也与瞿秋白不尽相同。但是,这毕竟说明9同样出身在破落大家庭的鲁

迅和瞿秋白9正确地估价了 “士”的家庭在自己思想上的影响9看 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

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、痛苦的磨炼过程9所以他们能够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9得出的结

论同样的中肯和惊人的相似。它表明了他们在认识上有了一大飞跃。正是这种认识上的飞

跃 9使瞿秋白毅然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: “‘
我

’
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 ,而是

‘
新时代

’
的活

泼稚儿”
⑩!而在这

“
新时代

”
的战斗阵营里9瞿秋白认为9自 己虽然 “

只能当∵很小很

小无足轻重的小卒 9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抄
⑩。这真可以看作是瞿秋白的入党誓言。

因为在写下这些话两个月后9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”瞿秋白开始了为崇高的共产

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生涯。而在不久之后的五卅运动和大革命时代9他已成为 “党内有威

信的领导人之一△ 即使在迪受王明路线 “打击以后仍然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”⑦
9

并且一直 “献身革命直到最后⊥息”⑩。

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:五四运动 “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各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

的成立,叉准各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”⑩。瞿秋白在
“
五四勹寸期的活动9证明了毛泽

东同志的正确论断。正是 “五四”这个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,结束了瞿秋

白在黑暗中的彷徨9使他最终实现了寻求 “光明的路″的愿望。翟秋白的成长过程,是
和五四示动分不开的。他在 “五四”时期的贡献9又使自己的名字铸进了新民主主义革

命的第一块里程碑—— “五四”的丰碑。

E注 释)

①②④⑤O⑦⑩⑩⑧⑩⑦⑩⑩④④②④均见《饿乡纪程》, 《瞿秋白文集》第一卷三页-—九十三页。

③鲁迅小说《在酒楼上》中的人均。                 (以 下转入姓3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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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强权。如果不是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”是根本办不到的。这与李大

钊同志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。可见,毛泽东同志要建立的 “
有生命的文学”,当然不是

封建主义的文学”也决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学,而是无产阶级的文学。这是无产阶级思想

领导
“
五四”

文学革命运动的又一个鲜明的标志。

综上所述,胡适的 “八不主义
”

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 响,陈 独 秀 的
“三大主义

”
还起过较大的进步作用,但就其实质而言,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文化思想

的范畴9困此9他们的主张是属于旧民主主义文学革命的尾声,不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

的新民主主义文学革命开始的标志。只有李大钊、毛泽东等同志的主张9才标志着中国

的文学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;只有他们才是
“五四”

文学革命运劝的领导

力量,他们的文学主张不仅充分地体现了 “五四”时期彻底地不要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

命精神,而且指明了文学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。               ∶

注  释

①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。                  国民文学;曰 ,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,建设新

②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·导言》。        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;曰 ,推刭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
③胡适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说   学,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。”

“吾以为今日而古文学改良,须从八事八手。八孚者  ⑤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。

何?一曰,须言之有物。二曰,不摹仿古人。三曰,须   ⑥《我的歧路》。

讲求文法。四曰,不作无病之呻吟。五曰,务去烂调套  ⑦《独立评论》。

语。六曰,不用典。七曰,不讲对仗。八曰,不避俗  ⑧《介绍我自己的思想》。

字俗语。”
一九一八年四月,他在《建设的文学革命   ⑨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。

论》中,叉把
“
八事

”
归纳 成

“
八不 主义

”,即 :   ⑩《甸j适文存》卷 1。

“
一,不做

‘
言之无物

’
的文字。二,不做

‘
元病呻  ④《无声的中国》。

吟
’
的文字。三,不用典。四,不用套语烂调。五,   ⑩⑩《中国新文学大系 ·建设理论集》。

不重对偶:——文须废骈,诗须废律。六,不做不合  ⑩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。

文法的文字。七 ,不 摹仿古人。八,不避俗字俗语。”   ⑦《尊孔与复辟》。

④陈独秀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的《文学革命论》中说  ⑩《本志宣言》。
“
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,高张

‘
文学革命军

’
大旗,   ⑩《实行民治的基础》。

以为吾友之声授。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:   ⑦《人生真义》。

曰,推 li^l雕 琢的阿谀的贲族文学,建设平易的抒情的  ⑩④《新文化运动足什么》。

(上接 37页 )

③⑧⑩①见《多余的话·历史的误会》。

⑧◎见郑振铎《论瞿秋白同志早年=三
孚》,载 《新观察》一丸‘五五年第十二期。

⑧⑧见一九、六九年五月十五日《文汇报》。

②见《多余的话·我和马克思主义》。

⑧⑧⑩@⑦⑩见《赤都心史》, 《瞿秋白文集》第一卷九+五页-— 九̈六页

⑩见丁景唐《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》,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六月版。

⑩见鲁迅《
=心集 ·序言》。

⑩见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

⑦《陆定一同志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》,载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九日《人民日报》。

⑩见长毛泽东选柒》笫二卷六七一页-—六七二页。
(本 文作者系我院中文系学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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